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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我们驱车追了出去

哈里曼乘的是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
车。福尔摩斯不肯罢休，没有停步，从剩下的
马车中挑选，而是径直跳上了离自己最近的
一辆。那是辆脆弱的双轮小马车，只有一匹马
拉着———而且还不是特别健壮的一匹。还好
我总算爬到了后座上，我们驱车追了出去。
这不是一个适合追踪的夜晚。

风雪横扫过来，一阵阵地冲击着我
们。哈里曼就在那里，离我们不到
五十米。福尔摩斯坐在我前面，向
前猫着腰，两手紧握缰绳，只靠双
脚保持平衡。
四十米，三十米……我们居然

在渐渐缩小距离。哈里曼已经发现
了我们，我看到他朝后望，他伸手拿
什么东西，我看到它时已经太晚了。
小小的红光一闪，一声枪响几乎淹
没在震耳欲聋的车声中。我听到子
弹打在木头上，离福尔摩斯只差一
点儿，离我更近。追得越近，就越容
易瞄准。但我们还是向前疾驰。

远处出现了灯光，一个村庄或一片郊
区。哈里曼又开了一枪。我们的马发出尖啸，
趔趄了一下。小马车整个飞了起来，然后重
重落下，震得我脊椎骨生疼。幸好这匹马只
是受了伤，没有被打死，而且险遭大难反倒
让它跑得更加坚决了。三十米，二十米。再有
几秒钟我们就赶上了。

但是福尔摩斯拉紧了缰绳，我看到前面
出现一个急弯———马路突然向右拐去。如果
要按原速度转弯，我们必死无疑。小马车在
路面上划出一条深沟，冰雪和泥浆从轮子下
面喷溅而出。我一定是被甩离了座位。我连
忙抓紧，狂风吹打着我，整个世界一片模糊。
前面传来一声爆响———不是第三颗子弹，而
是木头断裂的声音。我睁开眼，看到四轮马
车拐弯速度太快，仅有一只轮子着地，给木
头车身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它就在我眼
前散架了。哈里曼被从他的座位上猛甩到空
中，缰绳拉着他向前。有那么短暂的一秒钟，
他悬在那儿，然后整个车子翻向一侧，哈里
曼就不见了。两匹马还在狂奔，但它们已经
与车子分离，冲进了黑暗中。马车打着滑转
圈，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下。有一刻我以为我
们会撞上去。但福尔摩斯还握着缰绳，他引

导马儿绕过障碍，拉它停下。
我们的马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它肋部

有一道血迹。我觉得自己浑身骨头都散架
了。我没穿外套，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爬下车来。哈里曼浑身是血，脖子已

经折断，他手掌朝下趴在路面上，那空洞呆滞
的眼睛却瞪着天空，整个面孔扭曲成一副可怕

的痛苦表情。福尔摩斯看了他一眼，点
点头说：“这只是他应得的。”
“他是个邪恶的人，福尔摩斯。这些都
是邪恶的人。”“你说得很精辟，华生。
你能忍受回到乔利·格兰杰去吗？”“那
些孩子，福尔摩斯。那些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雷斯垂德现在应该已经控制
了局面。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
我们慢慢下山。“福尔摩斯，”我

说，“你最早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关
于‘丝之屋’？我们第一次去乔利·格
兰杰时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菲茨西
蒙斯和他太太是高超水平的演员。但
你记得吧，当我们问话的那个小
孩———那个金发男孩丹尼尔提到罗斯

有个姐姐在钉袋酒馆工作时，菲茨西蒙斯有多
么恼火。他掩饰得很好，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
生气这情况没有早点告诉我们。实际上他是生
气有人告诉了我们线索。我还对学校对面那座
建筑的性质感到困惑。我一眼就能看出辙印来
自多种车辆，包括一辆轿式四轮马车和一辆活
顶四轮马车。这种昂贵车辆的主人为什么会来
听一群不起眼的穷孩子的音乐演出？这解释不
通。”“但你没有意识到……”
“那时还没有。这是我学到的一个教训，

华生，也是我以后会记得的。在追查罪案时，
一个侦探有时必须靠他最坏的想象来指
引———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自己放到罪犯的
思想角度。但有些界限本是文明人不允许自
己超越的。这就是一例。我没有想象到菲茨
西蒙斯及其同伙可能干的勾当，只因为我不
愿意那么去想。以后不管喜不喜欢，我都必
须学会不那么拘泥。直到发现了可怜的罗斯
的尸体，我才看到我们进入了一个与以前经
历的一切都不同的圈子。不只是罗斯所受伤
害的残酷性，还有他手腕上的白丝带。能够
对一个死去的孩子做这种事的人，其心智一
定是彻底、完全堕落的。对于这种人，什么事
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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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澳洲做地主
金凯平

! ! ! ! ! ! "#我已经是两栋房子的主人了

“是啊，所以我才这么喜欢下围棋，因为
我觉得一个棋局就好比一个人生，都需要纵
观全局，每走一步的同时至少还须考虑接下
来的三步、五步。”“谢谢你 !"#$%，你传授了
我围棋的真谛，让我茅塞顿开，我希望以后
我们能多多切磋，我依然渴望有一天我能够
打败你！”“哈哈，欢迎欢迎！”
“!"#$%，其实我今天来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惊喜？”“是的，
昨天你把这里的地址说给我听时，我就觉得
我们俩实在太有缘了！”“什么意思？你以前
住过这儿吗？还是你有朋友也住在这儿？”我
很疑惑。“哈哈，两者都不是。其实再过几个
月，你现在的这栋房子很可能就归我了，我
有可能要做你的房东了！”
“你做房东？”我感到很不可思议。面前的

这个大男孩顶多 &'岁的样子，难不成还是个
富二代？“哈哈，我不是什么富二代，我是犹太
人的儿子，流着我们犹太人的血液，我今年虽
然只有 &'岁，但我已经是两栋房子的主人
了！而且，我还在考虑再置办一套！”

我的惊讶是溢于言表的。在中国，几乎
很难去想象的事，就发生在我面前这个小伙
子身上。不由得，我对于迪米的兴趣再一次
加深了。
“能告诉我，如果不是家底雄厚的关系，

你是如何做到小小年纪就成地主的？”
“哈哈，你没听过一句话‘犹太人是世界

上最会做生意的人吗？’”迪米喝了口茶，稍
稍卖了下关子。
“!"#$%，你今天教会了我很多，那在做

生意方面，我也就小小教你几招。”
“我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鞋店，做着小本

买卖，生了三男两女，我是家里的长子。记得
在我 ('岁的时候，医生说我爷爷快不行了，
爷爷把我叫到床前，抓了一张纸给我，上面
有一段文字‘做房产投资的秘诀：)*要用银行
的钱去赚钱；&*两到三年让银行评估一次，将
房产赚得的钱拿出来作为新房的首付，买入

第二栋房；+*房产买入不卖出。’
留下这几句遗言后没过多久，
他就过世了。”

不得不说，犹太人教育自
己的孩子真是很有自己的一
套，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的经商

头脑，有效率、有技巧地去运用金融杠杆。这
在中国国内，几乎很少见。

迪米 ),岁起，就已经开始了打工生涯，
送报纸、牛奶，去麦当劳干活，年轻力壮又英
俊的小伙子，在澳洲总是很受欢迎的。

)-.,年，迪米 ).岁，还在读十二年级
（类似于国内的高三），但是，他想购买属于
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了！迪米看中了一套总价
/万澳币的公寓房，银行贷款 .01的话，他
需要支付 .000澳元的首付。迪米将几年来
打工赚的钱以及平素积攒下的零花钱拼凑
起来，支付了公寓房的首付款，年仅 (.岁就
当上了小地主。

(-..年，迪米读大二，将两年前买的房
产进行了银行评估，升值了 (万澳币，将升值
部分以现金方式拿了出来，于是又凑够了首
付再次购买了一套总价 2万澳元的公寓房。
我见到迪米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 &

套公寓房，而且由于那时候澳洲房产市场特
别活跃，上升幅度较大，所以迪米已经开始
寻找新“猎物”了。

果然在 )-.-年年初，迪米这位犹太小
伙再次通过银行评估两处房产，购买了一栋
总价 3万澳元的花园洋房，不过不是我租的
这栋，而成了与我一墙之隔的邻居。

后来我搬到了别的居所，)' 年以后
（)---年），当我再次见到迪米那开鞋店的父
亲，他当时身穿一套劳动服，拿着一把大刷
子，脸上和身上都是白白的。
“您在干吗呢？”我关心地问道。“啊，是

你啊 !"#$%。我在刷墙呢，给儿子打工呵呵。”
“您不是鞋店老板吗？怎么鞋不卖了当起刷
墙工了？”“我儿子都已经开了 +个房产中介
公司了，给他打工又不用担心任何经营问
题，生活还不错，就这么干了呗！”
“那儿子一定给你高薪待遇吧？”
“没有啊，像我这种刷墙工外面一般 )2

澳元4小时，但迪米只给我 (&澳元5小时，我
想想反正也不用交税，这活儿还不错！”这位
犹太老汉“嘿嘿”地笑道。


